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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冰治水神话是中华文明“历史神话化”的典型代表。本文系统梳理了李冰形象从战国郡守到“川主”

神祇的完整演变轨迹，揭示了历史记忆与神话叙事创造性融合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这一神话化过程

根植于卓越的治水实践，经由宗教整合与多元文化传播推动，最终形成以都江堰为核心的地域信仰体系。

在当代社会，李冰神话通过一系列新兴载体实现创造性转化，展现出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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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yth of Li Bing’s flood control represents a quintessential example of the “mythologization of 
histor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traces the complete evolution of Li Bing’s 
image from a Warring States period governor to the deity known as the “Chuanzhu”, revealing the 
inherent logic behind the creative integra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mythological narrativ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his process of mythologization is deeply rooted in Li Bing’s extraor-
dinary hydrological achievements, propelled by religious assimilation and diverse cultural trans-
mission, ultimately forming a regional belief system centered around the Dujiangyan irrigation 
proje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myth of Li Bing has undergon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modern mediums, showcasing the vibrant potential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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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历史与神话常交融共生，形成独特的文化记忆。战国末期蜀郡守李冰，因主持

开创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天府之国”基业，而在历代正史中功绩昭彰。但其形象在后世的流传与接

受过程中，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历史神话化”演变轨迹。所谓“历史神话化”，与古史辨学派所揭示的

“神话历史化”——即上古荒诞不经之神怪传说被后世理性阐释并吸纳为古史系统——的路径恰恰相

反，一般学者认为，它指“原始神话时代结束以后，奴隶制社会的人们在神秘宗教观念的支配下，对于

始祖和其他为家族(民族)事业发展有特殊贡献人物的神化而形成神话故事的过程”[1]。这一过程在李冰

身上体现得尤为完整：从《史记》中“凿离堆”的郡守，到《风俗通义》中化牛斗江神的英雄，再到《华

阳国志》立祠祭祀的对象，最终在唐宋文献中演变为锁龙斩蛟、飞升登仙的“川主”，其形象嬗变呈现出

清晰的层累轨迹。 

2. 李冰治水神话化的具体表现 

李冰的神话化历经数百年动态演变，其过程交织着情节的传奇化、信仰的符号化与形象的神性化。

三者彼此渗透、循环促进，传奇叙事滋养信仰实践，信仰实践反哺叙事传播，最终共同完成了李冰从历

史人物到神话符号的身份升华。 
(一) 情节的传奇化 
早期的史传记载奠定了神话演进的基石。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所述“蜀守冰凿离堆，辟沬

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2]然而这一朴素记载却在后

世催生出丰富的神异叙事。东汉《风俗通义》开始出现李冰化牛斗江神的传说，而东晋《华阳国志》则进

一步记载了相关镇压法术，“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南江，命曰犀牛里”[3]。这些神异情

节在唐代诗歌中得到呼应，杜甫在《石犀行》中咏叹：“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

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4]诗作既反映了镇水传说在唐代的广泛流传，又体现了文人阶层对这一神

话叙事的理性思考。 
唐代文献在继承前代叙事的基础上，为李冰神话注入了新的神怪形象，其斗争对象开始明确为“龙”

与“蛟”。唐代《成都记》记载：“江神龙跃，冰不胜……冰神为龙，复与龙斗于灌口。”[5]此处的“江

神”已具化为“龙”，并首次出现了李冰死后神魂化为龙，继续与恶龙争斗的情节。同时期，《创筑罗

城记》开始出现李冰斩蛟的情节，“及李冰为守，始凿二江以导舟楫，决渠以张地利，斩蛟以绝水害；沃

野千里，号为陆海；由冰之功也”[6]。“龙”与“蛟”作为更具象、更强大的水神象征在唐代文献中的

集中出现，标志着李冰神话的奇幻色彩与冲突得到了显著增强。 
降及宋代，李冰神话的演变呈现出明显的情节创新与叙事融合。黄休复在《茅亭客话》中，将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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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为“有道之士”，称其“以道法役使鬼神，擒捕水怪”[7]。这与前代记载中李冰多凭勇力或智谋斗

神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宋代文化思想对神话叙事的深度渗透与改造。与此同时，新的核心情节开始诞

生。范成大在《离堆行·序》中记载：“沿江有两岸中断，相传秦李太守凿次以分江水。又传李锁孽龙于

潭中。”[8]“锁龙”这一元素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治水故事的结局，更因其囚禁与控制的内涵，为后世

戏曲、传说提供了延展叙事的空间。此外，宋代“官本杂剧”中已有《二郎神》等剧目，虽然直接描绘李

冰的戏文存世不详，但足以表明其神话家族的故事已开始进入勾栏瓦舍，借助戏曲这一新兴的市民文艺

形式进行传播。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市民阶层的持续壮大，共同推动了市井文化的繁荣。在此背景下，

戏曲艺术作为最具群众基础的娱乐形式迅速成熟，从而为李冰神话的广泛传播搭建起坚实的民俗舞台。

在戏曲创作方面，清代戏曲家杨潮观的《灌口二郎初显圣》杂剧融合李冰父子治水传说，延续“化牛斗

江神”传统，通过锁孽龙于离堆、设伏龙观等情节展现鲜明地域特色。民间戏曲如广元射箭提阳戏《出

二郎》则呈现出更加丰富的面貌。剧中串联了“担山赶日”“锁孽龙”等多个李二郎传说片段，展现出民

间戏剧对神话材料的灵活运用。这一时期，“川主戏”已形成固定表演程式，其演出与祠庙祭祀活动紧

密结合，在神诞庙会等场合频繁上演，使李冰治水神话通过戏曲表演得以广泛传播，进一步巩固了李冰

作为巴蜀地域保护神的信仰地位。 
通过史传、诗歌、戏曲等多元媒介的创造性互动，李冰治水的历史叙事逐步完成了从现实功绩向神

迹传说的转变。各类艺术形式在继承中创新，使“斗江神”“制石犀”等核心情节单元日益丰富，共同塑

造了李冰作为治水英雄与道教神祇的复合形象，展现了历史记忆在跨媒介传播中的强大活力。 
(二) 信仰的符号化 
李冰治水的传奇叙事并不止于文本，同时还通过具体的祠庙、仪典等物质载体与实践，沉淀为一套

完整的信仰体系。民间对其神迹的集体想象，催生了实在的崇拜空间与行为，从而完成了从文学想象到

民俗实践的跨越。 
1. 祠庙体系 
李冰祠庙的兴建始于东汉，1974 年都江堰出土的东汉李冰圆雕石像，证明当时已存在纪念李冰的仪

式性场所。至南朝齐建武年间（494~498 年），益州刺史刘季连将原纪念蜀王杜宇的“望帝祠”迁走，在

原址改祀李冰，并命名为“崇德庙”。这一转变标志着李冰信仰正式被纳入官方祭祀体系。此后，祠庙

历经扩建与演变，宋代增塑李冰之子二郎像，清代正式定名为“二王庙”。二王庙的建筑布局具有鲜明

特征，其主要建筑包括供奉李冰夫妇的老王殿、供奉三眼二郎神的主殿，以及配殿青龙殿、白虎殿等十

六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神灵谱系空间。尤为重要的是，庙内戏楼(乐楼)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 年)，正对

二郎神大殿，这一布局使戏曲演出从娱乐活动升华为“演戏娱神”的仪式，强化了李冰父子的神性权威。 
此外，从分布情况来看，李冰祠庙的分布格局与其治水功绩的地理范围密切相关。除都江堰二王庙

这一中心祭祀场所外，在岷江上游的羌族聚居区如茂县、汶川等地也建有众多川主祠。这种以都江堰为

核心、向水利系统辐射区域延伸的祠庙网络，充分体现了李冰信仰作为地域性水神崇拜的特质。各祠庙

虽规模形制各异，但通过相似的空间布局与祭祀活动，共同维系着这一信仰体系的内在统一性。 
2. 祭祀仪典 
祠庙为李冰信仰构筑了神圣场域，而周期性的祭祀活动则为其注入了持续的生命力。这些仪式不仅

是历史功绩的缅怀，更承载着民众随时代变迁的现实关切——从最初禳解水患的朴素愿望，逐渐扩展为

对农事丰稔、地域平宁等多重福祉的深切祈愿。 
官方主导的清明放水节，其仪式流程严谨而规范。这一源于都江堰岁修制度的祭祀活动，在每年清

明时节举行。据记载，仪式开始时，随着三声炮响，两岸顿时鞭炮齐鸣，鼓乐喧天。堰工们依次进行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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搪梁、砍断“岭子木”等专业操作，最后用大绳拉倒“揭槎”放水。主祭官随后策马奔向成都，祈求水

流顺畅。这套盛大的仪轨，其内涵经历了从祭祀自然水神到独尊李冰的演变，最终将纪念历史功绩与祈

求当下神佑融为一体。在此，李冰的形象超越了历史人物，成为集治水智慧、工程奇迹与神灵庇佑于一

身的信仰符号，承载着官方与民间对水利安定与农业丰收的共同期望。 
与官方的祭祀典礼相呼应，民间的祭祀活动则展现出更为生动的面貌。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前后，

相传为李冰父子诞辰，川西各地的民众便自发前往二王庙祭拜。庙会期间，祠庙的戏楼上照例上演《李

冰斗龙》等剧目，香客们在焚香祭拜之余驻足观戏，在观看演出时不忘向大殿行礼。这些祭祀行为，既

是对李冰父子神迹的颂扬，也隐含着民众祈求风调雨顺、稼穑丰收的美好愿望。在四川羌族地区举行的

“川主会”等祭祀活动，则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祭祀往往包含神像巡游、三牲献祭以及集体清

理灌溉沟渠等特色活动，既延续了传统祭祀的核心要素，又融入了地方文化的独特理解。通过这些各具

特色而又内在关联的祭祀活动，李冰信仰得以超越单纯的祠庙建筑，真正融入地方社会的日常生活，成

为维系地域认同的重要文化纽带。 
3. 川主神号 
李冰信仰的符号化，在历代王朝的持续推动下不断强化，并最终在清代达到顶峰。李冰神性地位的

确立始于宋代，开宝七年(974 年)被敕封为“广济王”，并定例由官方祭祀，标志着其信仰被纳入国家祀

典。清代进一步提升其祀典规格，雍正五年(1727 年)敕封李冰为“敷泽兴济通祐王”，其子二郎为“承绩

广惠显英王”；乾隆年间更通过御赐匾额、规范祭仪等措施，最终确立了“春秋二祭”的定制，完成了李

冰祭祀从国家推崇到礼制完备的完整过程。而这一进程的最高体现，是李冰在清代被正式尊奉为“川

主”。所谓“川主”，意为“一川之主”，是巴蜀地区至高无上的地方神祇称号。李冰能获此尊崇，直

接源于其主持修建都江堰、根治岷江水患、奠定“天府之国”的不朽功绩。从宋代的“广济王”到清代

的“川主”，李冰的形象完成了从历史人物到地域最高保护神的符号化历程。  
从二王庙的兴建到放水节的延续，再到“川主”称号的敕封，李冰信仰通过一系列可见可感的符号

与实践，完成了从历史记忆到文化实践的转化，同时其形象作为巴蜀地域的保护神，长期稳固于民间社

会之中。 

3. 李冰治水神话化的动因 

“李冰”这一形象从历史人物向神话符号的转变，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这一过程既植根于具体的治水实践，又与地方文化的建构需求密切相关，同时还深刻地反映了

古代的宇宙观念和信仰体系。 
(一) 治水需求与工程奇迹的投射 
李冰治水神话的形成，首先根植于战国末期成都平原严峻的水患现实与都江堰工程带来的历史性跨

越。这一转变不仅重塑了巴蜀地区的自然生态与经济基础，更因其工程成就的超越性，为后世的神话叙

事提供了现实土壤。 
战国时期成都平原虽土壤肥沃，却长期受岷江周期性水旱灾害困扰。受地势影响，岷江在平原形成

“地上悬江”，致使洪涝频发：雨季洪水“鲸吞良田”，平原沦为汪洋；旱季因玉垒山阻隔，江水无法引

流灌溉，造成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这种“非涝即旱”的极端环境严重制约蜀地农业发展。面对这一挑

战，李冰任蜀郡守后展开系统治水实践。他创造性地提出“无坝引水”理念，通过开凿宝瓶口、构筑分水

鱼嘴、设计飞沙堰三项主体工程，构成完整的水利调控体系，实现“四六分水”的科学调配。为保障工程

长效运行，李冰还建立了严格的维护制度，创立“岁修”制度，总结“深淘滩，低作堰”的治理要诀。他

为精确监测水位，命人刻三石人立水中，以“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3]为警戒标准；又凿制石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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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置于江中，兼具清淤标志与镇水象征的双重意义。 
都江堰水利系统的建成，使蜀地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据《华阳国志》记载，工程完成后，

平原“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3]，一跃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3]。密集

的灌溉网络滋养万顷稻田，使成都平原成为全国重要粮食产仓；同时，“穿二江成都之中”的航运水道，

也促进了物资流通与区域经济繁荣。面对如此宏大的工程奇迹，时人自然将这份功绩神圣化。精妙的工

程技术在民众口耳相传中逐渐演化为神异传说：镇水的石犀被附会为“厌胜水精”的法器，科学的水位

监测被传为“与江神盟约”，李冰本人也被赋予“化牛斗蛟”的神力。这种将非凡功业予以神化的自发趋

向，正是李冰形象从历史走向神话的本源，也为后续神话叙事提供了源自现实的叙事原型与信仰基础。 
(二) 自然崇拜与集体记忆的升华 
李冰神话的建构，不仅源于具体的治水实践，更深深植根于华夏文明独特的自然观与集体记忆的塑

造机制。在先民的精神世界中，自然力量既是被敬畏崇拜的对象，也是需要沟通对话的客体，这种双重

心理为历史人物的神话化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华夏先民对自然力量始终怀有复杂的矛盾心理。《诗经》中“汉之广矣，不可泳思”[9]的咏叹，流

露的是对江河的敬畏；而《孟子·滕文公下》记载的“水逆行，泛滥于中国”[10]，则道出了水患带来的

深重苦难。这种既依赖又抗争的双重情感，在岷江流域表现得尤为鲜明。《华阳国志》载：“时青衣有沫

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会江南安；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3]正是这种自

然力量双重性的真实写照。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寰宇记》中“江神每岁须童女二人”[11]的传说，生动

体现了先民将自然灾害人格化的思维特点——通过赋予自然力以人格意志，进而寻求通过祭祀、盟约等

人际交往方式与之达成和解。 
李冰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治水实践恰如其分地回应了这种民族心理。他主持修建的都江堰工程，既

非对自然的盲目崇拜，也非对自然的粗暴征服，而是通过乘势利导的智慧，实现了人与水的和谐共处。

这一治水理念在《华阳国志》记载的“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3]中得到了生动诠释——石犀既是镇水的

象征符号，更是疏导水势的科学标志。而李冰化牛斗江神的传说，则以神话叙事的方式，表达了在尊重

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改造自然的勇气与智慧。随着都江堰工程效益的持续显现，关于李冰的集体记忆在代

际传承中不断升华。从《史记》中朴素的“凿离堆”，到《华阳国志》中生动的“操刀入水中，与神斗”

[3]，再到《成都记》中神奇的“冰神为龙，复与龙斗”[5]，这一清晰的演变轨迹展现了集体记忆的选择

性强化机制。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民众不自觉地淡化了复杂的技术细节，而将其中蕴含的抗争精神与

智慧通过神话叙事不断放大。这种记忆的演变并非对历史的背离，而是集体情感对历史事件的创造性重

塑，是民众通过自己熟悉的话语体系对历史功绩的理解与传承。 
在此过程中，李冰形象完成了从历史人物到文化符号的转变。历代文献记录着集体记忆的演变轨迹，

每一时代都基于自身需求对其形象进行重构与丰富，最终使“李冰”这一形象超越具体时空，升华为华

夏治水智慧与抗争精神的象征。 
(三) 文化传播与记忆建构的推动 
当李冰神话在民间积累起丰厚的叙事土壤后，其进一步定型与升华，则有赖于系统性的文化传播与

持续性的记忆建构。这一过程并非单一力量所致，而是官方与民间、文本与表演、书写传统与口头传统

共同作用的结果，各类文化载体在互动中形成传播网络，推动李冰形象从历史人物向文化符号的深层转

化。 
在这一传播体系中，不同的文化载体以其独特方式参与神话的塑造与传播。戏曲以其生动的舞台表

现，将文献中的文字记载转化为具身化的艺术形象。从宋代的“杂剧”到清代的“川主戏”，戏曲不仅

传播了李冰传说，更通过程式化的表演与脸谱、戏服等视觉符号，强化了其作为神祇的威严形象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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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文人的诗文集则从另一个层面介入神话建构，如范成大在《离堆行·序》中记载“李锁孽龙”传

说，杜甫在《石犀行》中对镇水石犀的咏叹，均是以文人视角对民间叙事进行提炼与雅化，既提升了传

说的文化品格，也注入了儒家“济世安民”的价值取向，实现了神话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流。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地方志和民间艺术在李冰神话传播中的协同作用。地方志以《成都记》为代表，

采取“神龙治水”这类亦史亦神的叙事策略，在保存历史内核的同时容纳神话想象，从而为民间创作提

供了兼具权威性与开放性的文本基础。宋元时期，伴随商品经济发展与市井文化的兴起，说书、唱本等

民间艺术形式以此为蓝本，对“斗蛟锁龙”等情节进行艺术加工，融入方言俗语，增强戏剧感染力。官方

对这种民间传播持默许态度，因神话蕴含的治水安民、教化地方等思想，既符合儒家治理理念，亦有助

于强化地域认同与社会整合。各类文化载体在李冰神话传播中形成了良性互动。戏曲从文人诗文中汲取

题材与意境，文人的创作灵感往往源自民间传说，而地方志书则承担着筛选与整合各类叙事合法性的重

要功能。这种跨媒介、跨阶层的传播机制，不仅拓宽了神话的接受范围，更在反复讲述与重塑中，使李

冰形象逐渐超越具体时代与地域，沉淀为巴蜀地区共享的文化记忆与认同符号。 

4. 李冰治水神话的当代续写 

在当代社会，李冰治水神话经历了深刻的创造性转化。这一过程呈现出双面性：一方面，神话通过

多元路径实现创新性发展，展现出蓬勃生机；另一方面，新兴媒介的改编在带来新活力的同时，也对神

话的内核与叙事传统构成了新的挑战与潜在风险。 
(一) 当代续写的创新实践 
李冰神话已突破传统祭祀范畴，通过文创产品、数字技术、影视改编、互动体验与学术研究等多种

路径，实现了从“历史神话化”到“当代文化化”的转型。 
文创与游戏的深度融合是当代实践的突出体现。文创产品如“石犀茶具”与“闷墩儿”形象，将文

化符号融入日常生活，互动游戏则开辟了沉浸式叙事的新维度。例如，国风手游《忘川风华录》将李冰

塑造为可供玩家交互与培养的角色，使其治水功绩在互动体验中深入人心；线下实体游戏如什邡市博物

馆推出的《冰心鉴》剧本杀，则让青年群体通过角色扮演，在解谜与协作中切身理解李冰的治水智慧与

文化精神。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极大地拓展了表达的边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藏品《李冰与都江堰》，

通过三维建模重现历史场景；人工智能技术被用于构建跨越时空的“古今对话”体验；虚拟数字人“李

冰”与动漫 IP 开发则通过沉浸式体验推动神话的年轻化转型。 
学术研究领域的持续深化为李冰神话的当代阐释提供了坚实基础。近年来，学界呈现出明显的跨学

科研究趋势与组织化特征。四川省李冰研究会与西华大学李冰研究中心等专业平台的建立，汇聚了历史

学、考古学、水利工程学等多学科研究力量。这些平台积极推动学术交流，如 2023 年举办的“第二届世

界文化遗产都江堰与李冰研究学术研讨会”汇聚众多学者，深入探讨了李冰文化创造性转化、都江堰学

与水文化等多个前沿维度。在研究方法上，学界展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色：水利工程学者从流体力学角

度解析都江堰工程的科学原理；历史学者利用新出土的秦简牍重构李冰治水的历史语境；民俗学者则通

过长期田野调查，持续追踪李冰信仰在民间的当代流变。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对李冰历史贡献的认识，

更发掘出传统文化智慧的当代价值。李冰“乘势利导”的治水理念为现代河流治理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格言更被引申为企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隐喻。这种学术研究与当代实践的紧

密结合，使古老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 
(二) 媒介改编的挑战、变异与风险反思 
然而，当神话进入大众传媒与消费市场，不同媒介的逻辑开始深刻介入叙事，导致李冰形象在重塑

过程中面临内核稀释、语境抽离与意义重构的风险。对比不同媒介的改编策略，可以清晰洞察其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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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逻辑与商业考量。 
以纪录片《山河岁月·都江堰》和动画电影《川流不息》(2023)为例，二者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改

编路径。纪录片作为纪实性媒介，其核心文化逻辑是知识传递与历史致敬。它运用航拍、水下摄影等高

科技手段，全景展现都江堰工程的科学原理与生态智慧，将李冰塑造为一位伟大的古代工程师与规划者，

强调其功绩的真实性与历史纵深感。其商业考量相对隐性，更侧重于文化声誉与社会效益的获得。与之

相对，动画电影作为奇幻性媒介，其核心逻辑是娱乐消费与情感共鸣。《川流不息》将李冰重塑为一位

与自然对话、充满成长弧光的少年英雄，对“化牛斗江神”等经典情节进行了大幅简化与青春化演绎。

这种改编旨在降低理解门槛，以鲜明的角色、紧凑的剧情和视觉奇观吸引年轻观众，其商业诉求(票房、

衍生品)更为直接。这两种改编分别强化了神话的“历史理性”维度与“情感故事”维度，却也分别面临

“趣味性不足”或“历史深度削弱”的质疑。此类改变实践中，潜藏着以下几重风险：其一，内核扁平

化。为迎合快节奏叙事，李冰神话中蕴含的复合治水智慧与集体精神，易被简化为个人英雄主义的“斗

龙”故事，使其形象从“天人合一”的实践者降维为超能力角色，抽空了核心的哲学内涵。其二，语境

消解。手游、动漫等常将神话元素从原有的地域信仰与历史脉络中剥离，转化为可拼贴的“国风”符号，

导致李冰与都江堰及巴蜀社会的深层关联弱化，存在沦为悬浮背景的风险。其三，消费主义收编。在文

创与 IP 化过程中，神话的神圣性与教育性可能让位于商品的趣味性与市场性，过度萌化或戏说易导致文

化精神被娱乐化消解，使传承沦为浅表的符号消费。 
因此，李冰神话的当代续写，是一个在创新表达与内核守护之间寻求平衡的辩证过程。成功的转化，

不应是单向的迎合或解构，而应是一种“创造性的忠实”。它要求改编者深入理解神话背后的文化基因

与精神价值，在运用新媒介、新语言时，既要敢于想象，也要心存敬畏。学术研究的深度介入、跨领域创

作团队的协作以及基于文化责任的审慎评估，或将成为规避风险、引导神话在当代健康传承的关键。 

5. 总结 

李冰治水神话的千年流变，完整展现了中华文明“历史神话化”的典型路径。通过情节的传奇化、

信仰的符号化与形象的神性化三者互动，真实的历史功绩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中，逐步升华为具有地域认

同功能的神话叙事。这一过程既根植于其卓越的治水实践与工程奇迹，也离不开自然崇拜的心理基础与

系统性的文化传播与记忆建构。进入当代社会，李冰神话的续写呈现出创新与挑战并存的复杂面貌。一

方面，其通过文创、数字技术、影视与游戏等多元载体实现创造性转化，展现出传统资源的现代活力；

另一方面，媒介改编也带来了神话内核扁平化、历史语境消解及被消费主义收编的风险。不同媒介基于

自身逻辑与诉求对神话进行重塑，促使我们必须在创新表达与内核守护之间寻求审慎平衡。 
综上所述，李冰治水神话的生成、定型与当代转化，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被神化的个案，更揭示了

文化记忆通过叙事、仪式、媒介不断被选择、强化与重构的动态过程。它昭示着，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发展，既需要与时俱进的创造性，也离不开对精神内核与历史深度的敬畏与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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